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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这本讲演录是在我多年来关于中古（魏晋南北朝）美学与人生

学术讲演与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的。中古时代的美学与人生是历

久弥新、生生不息的古今人文情怀与学术亮点，在当前社会中更富

有文化蕴含，是烛照现代人生的美学火花。我多年从事这门课的

教学，从事此课题的研究，发表了一些论著，受到许多读者与周围

朋友的关注与评论。他们的关爱与鼓励，使我欲罢不能，尽管这几

年我的兴趣转向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范畴史与专题研究，但依

然时时要对中古美学与文学批评作一些思考与研究，到外面进行

学术讲演，也多以此作为内容。

这本讲演录是根据多年的讲稿、讲课录音以及学生的笔记整

理而成的，意在突出学术讲演录的特点，尽量与学术专著有所区

别。从结构来说，全书选择了中古美学与人生密切相关的几个重

大事件作为窗口，透视中国古代与现代相关联的人文课题，关注其

学术与通俗性的统一，但绝不曲学阿世，而是追步近代以来学者经

世致用而不迁就商市的学术品格与人格精神。我始终认为，学术

的普及和通俗化与曲学阿世、哗众取宠是两回事。

中古文化与美学近年来成了研究的热门，这方面也出版了不

少论著，令人欣慰。人们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美

学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中国文化中少见的自由与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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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达的风采，以及高扬的个性意识。六朝思想文化卓尔不群，灿烂

辉煌，主要是由人的觉醒促成的。鲁迅先生的思想文化性格就深

受六朝时代嵇康等人的影响，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。而其社会基

础则是当时的士族阶层依托政治与经济上的实力，培育出相对独

立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品位。不管人们对这个阶层如何评价，但其

特立独行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飘逸而亮丽。

本书将站在新的人生与审美文化的高度，充分吸取这几年文

化与美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，将中古美学首先视为一种人生与审

美文化的概念来看待，注重从审美与人生的贯通上来考察中古美

学现象。

中古（六朝）时代是一个动荡纷争的时期，又是一个名士屡受

迫害的年代。由此，对人生苦难的解脱，对逍遥境界的寻求，成了

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。当时，围绕着人生的意义主题，各

种哲学纷纷出现。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，则是从宗教解脱的

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。魏晋士人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统一的精

神世界与人格分裂，在审美与文艺境界中加以升华与统一。曹植

的《洛神赋》、阮籍的《咏怀诗》、嵇康的《游仙诗》、陶渊明的《桃花源

记》等作品，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发，而诸多的文论、

书论、画论，则是这种审美意识的理论表述，它们构成了中古美学

重视人格、追求自由的文化特点。

中古美学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美学相比，具有浓重的思

辨意味，但这种思辨与西方美学史上自古希腊罗马至康德、黑格尔

的思辨哲学不同，它不是从形而上的理论推演出来的，而是从切身

的悲剧遭遇中体悟出来的，因而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与情感活力，

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美学。

中古时代的美学与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具有冲决礼教、解

放思想的召唤意义，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对于人生意义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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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界定与寻求，它在破坏旧的礼教之后，并没有堕入虚无主义与完

全的放荡之中（虽然形式上有一些诸如饮酒、服药之举），而是追求

新的人生意义，塑造新的人格境界。六朝美学家与艺术家将人格

独立与审美解放相结合，将个性风采融入精神世界与审美创作之

中，从而铸造了中古美学与文化的奇崛大厦。虽然它是永远的遗

响，但唯其如此，才弥足珍贵，令人回味。

２００７年夏于北京南郊



第一讲

崇尚逸兴与审美人生

今天是我们中古美学与人生的第一讲。在这一讲中，我们主

要从中古美学的一种现象谈起，从而全面了解中古美学的风采和

基本特点。

“蓬莱文章建安骨，中间小谢又清发；俱怀逸兴壮思飞，欲上青

天揽明月”，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汉魏六朝诗人以逸兴为美、激

发艺术生命风范的叹赏。其中“蓬莱文章”指的是李白的远房叔叔

李云，“建安骨”则是指汉末建安时期的曹操父子与当时文人的诗

文风格，“小谢”指的是南朝齐代著名山水诗人谢脁（他与谢灵运被

后人合称为“大谢”与“小谢”）。李白这里借着称赞李云诗歌的机

会，意在说明与赞叹魏晋六朝诗人那种以逸兴为美，欲上青天揽月

的豪迈气派，是在发思古之幽情。李白是初唐向盛唐诗歌转变与

革新的开创者，他有着浓重的复古情结，这首诗便是证明。

那么我们要问：“逸兴”一般是指什么呢？在我看来，它是指李

白所理解的六朝人的艺术生命体验，是生命精神与诗歌创作融为

一体的艺术精神。也可以说，它类似于德国现代哲学家尼采所说

的“酒神精神”。

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“兴”的由来。我在一些著作与论文中作

过研究与考察，“兴”是最能体现中国美学与文论将生命体验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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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创作契机结合起来的一个范畴与概念，从这一范畴与概念可以

看出，中国美学乃至中国文化有许多不同于西方文化美学与哲学

的特点，比如重视体验、重视直觉、重视形象类推等，其实质与《周

易》中的观物取象、神感天地等原始思维与想象的东西相通，大家

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看我那本书———《兴：艺术生命的激活》。

作为审美范畴的“兴”的出现，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。

在最早的《诗经》的创作过程中，一些诗人即已萌发了用比兴作诗

的自觉意识。那时，“兴”可以作为诗的一种表现手法，也可以作为

欣赏诗时的美感体验。孔子提出了“诗可以兴”、“兴于诗”的命题，

这里的“兴”一般是指在欣赏《诗经》时产生的美感与启悟作用。作

为教育家，孔子强调以《诗经》来感发学生、教育学生，起到举一反

三的作用。秦汉间的《周礼》最早提出“比兴”概念，汉代的经学家

与儒生在注《周礼》时对比兴作了诠释。汉代儒生在传授《诗经》时

出现了《毛诗》学派，属于古文经学派，现在我们看到的《诗经》就是

《毛诗》的版本，其他的立于官府的今文学派的本子，如《齐诗》、《韩

诗》，反倒失传了。《毛诗》前面有一篇总序叫“毛诗序”，其中对比

兴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。

最初，人们讨论“兴”的问题时，一种是如孔子那样，把它当做

诗的概念，强调对《诗经》的欣赏是感发意志的美感心理；另一种是

将它作为“赋比兴”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当做诗法看待。其基本含

义有两点：它具有感发与托喻的功能；它是与“比”相提并论，然而

更具隐喻意义的一个范畴。“兴”是中国文化与美学中一个极具人

文蕴涵的范畴。叶嘉莹教授曾在《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

关系例说》中指出：“至于‘兴’之一词，则在英文的批评术语中，根

本就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可以翻译。”①叶先生从中西文化与美学

① 叶嘉莹：《迦陵论诗丛稿》（修订本），３３页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１９９７。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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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较的高度，认为“兴”这个范畴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。为什么

英文的批评术语中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来翻译呢？原因很多，但

我认为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，“兴”体现了中国文化体验与思辨

有机融合的特点，而审美体验的最高境界是不可言说的，这也就是

老庄与《周易》中一再强调的“言不尽意”、“大辩若讷”的意思。

“兴”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生命最为关切的审美范畴，在

中古时代得到辉煌的展现，是时代激活了这个古老艺术传统中包

含的激情与生机。具体说来，就是随着汉末以来人的觉悟，文学艺

术开始脱离两汉大一统皇权意识形态的羁绊，而与动乱纷争年代

中士人的生命意识相融合。在两汉文学中，作为美刺表现手段的

“兴”的审美范畴，冲破了“美刺比兴”的束缚，升华到人生的最高层

次，使文士借助自然景观与社会人事而兴怀寄情、咏物写心，将自

然生命激活为艺术生命。这也是中古审美风尚迥异于中国古代其

他年代的特殊之处。也可以说，逸兴与逍遥，是我们窥探中古审美

风尚及其精神人格底蕴的一扇窗口。我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讲述这

个专题。先讲第一个问题：

一、为什么说逸兴是人生自觉

我们先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说逸兴是人生的自觉？

要讲清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搞清楚作为审美范畴与风尚的“兴”，在六

朝的变迁与汉末魏晋以来严峻的人生与社会问题直接相关。

东汉末年，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。一方面豪强大地主无节

制地兼并土地，导致大量农民流离失所；另一方面，统治阶级内部

宦官专权，与外戚官僚集团的斗争越演越烈，终于导致汉末农民大

起义与后来的军阀混战。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和动荡之中，南

北分裂，生灵涂炭。而这一过程伴随着东汉末年桓帝和灵帝这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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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末代昏君时期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镇压与迫害士大夫的事件，

史称“党锢之祸”。林语堂在他的名著《中国人》中，对此有过说明

与评论：

　　汉末前后，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。事

实上，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。当时文人学士的首

要人物及太学生有三千多人，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议论，对国

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，甚至敢于

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。

然而没有宪法保障，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。二三

百个学士，有的是全家，都被处死，流放，或监禁。这是在公元

１６６至１６９年发生的事，史称“党锢之祸”。这次镇压如此彻

底，如此广泛，整个运动即刻夭折，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

年。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女人、诗、道家神秘主

义的狂热追求。①

不过，这种表面上的消极避世，正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追求。

这种追求又因当时士族阶层的崛起而形成特定的人格，表现为后

人津津乐道的“魏晋风度”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魏晋名士阮籍“时率

意独驾，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返”。南朝文人颜延之《五

君咏》中有“途穷能无恸”的咏阮籍的诗句，道出了当时人梦醒后无

路可走的悲痛。这种痛楚既是对旧的价值观念的否定，又是对新

的人生价值观的寻求。

从这方面来看，对人生苦难的解脱，对逍遥境界的寻求，是魏

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。正如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《魏晋

① 林语堂：《中国人》，郝志东、沈益洪译，３５页，杭州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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玄学与文学理论》中所说的那样：

　　魏晋人生观之新型，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，其向往为精神

之境界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，而遗资生之相对。从哲理上

来说，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，脱离尘世之苦海，探得生存

之奥秘。①

当时，围绕这一主题，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，比较有代表性

的大概有这么几种：

一种是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。阮籍吸收了庄子《逍遥游》中

的思想，他在《大人先生传》、《达庄论》中，提倡对人生的浊秽与痛

苦采取超脱的态度，以精神的自由来摆脱世事的纷扰，战胜心理上

的各种忧虑和烦恼，摈弃礼法的束缚。

另一种是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。嵇康主张在污浊的世俗中

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，不为富贵功名所动，不为是非毁誉所撄，清

虚其心，颐养其神，“外物以累心不存，神气以醇白独著”，从而进入

身心俱泰、自由超越的境界。

再一种就是以《列子·杨朱》为代表的纵欲论。《列子·杨朱》

是晋代人假托上古真人列子而宣扬人生如梦、应及时行乐的一篇

文章。它鼓吹人生空茫，瞬间即逝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抓紧时间纵

欲享乐，而要将自己拘囚于礼法与世俗的名利之中呢？“人之生

也，奚为哉？奚乐哉？为美厚尔，为声色尔。”这种心态反映了当时

部分世族醉生梦死的人生价值观。

此外，还有何晏、王弼的无为论，向秀、郭象的安命论，等等。

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，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解释人生问题。

① 汤用彤：《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》，原载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，１９８０（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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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，角度各异，但都是探讨如何解

脱苦难、实现人生价值的。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说，它带有很大的

虚幻性。因为生活的逻辑是无情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阮籍

希冀逍遥超越，可是在现实生活之中，他何尝有一丝的超脱呢？他

违心地替司马氏起草劝进书，为此备受后人诟病。嵇康想通过养

生来独善其身，保持人格的相对独立，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因

为生性耿直，说了几句愤世嫉俗的话，最后招致政治陷害，蒙冤而

死。至于纵欲放荡，醉生梦死，不过是自戕而已。

汉魏以来，这种种人生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被宣告失败，在审美

中却得到了升华。阮籍、嵇康等人的生活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，

却在其文学审美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凄

婉感人的诗文。通过文学创作实践，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升华，感情

得到了宣泄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得从审美活动的特性谈

起。审美作为人类主体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，与一般的认识活

动不同，具有超功利的特性。这是我们学习美学史时应深入思考

的问题。

德国近代哲学家席勒在《美育书简》中认为，审美具有使人摆

脱异化、实现人的自由本性的解放作用。马克思在《１８４４年经济

学—哲学手稿》中吸取了席勒的这一思想，把“人和自然界之间，人

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”，“存在和本质，对象化和自我确定、

自由和必然、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”，称为“历史之

谜”。这个历史之谜的解答也就是美之谜的解答。马克思把美的

本质看作人的本质特征的完满显现。他指出，人只有在摆脱异化

的同时才能观赏美，实现美的价值；而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人

类历史上的一切不人道的社会都是以压抑美、摧残美为其特征的。

正因为审美具有使人得到自由解放的特性，所以历史上许多杰出

的文人都将文学艺术作为宣泄苦闷的象征，在文学与艺术的天地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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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升华自己的人生理想。因此，在生活中失败了的诗人与作家，往

往成为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宙斯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“时代

不幸诗人幸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人，由于本身的颓废性，他们无法改变社

会现实，只能把人生追求化作奇幻凄艳的文学境界，以发泄悲世之

叹、穷途之恸。曹植的《洛神赋》，阮籍的《咏怀诗》，嵇康、郭璞的

《游仙诗》，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

抒托。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，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，人们才能

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。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位望通显时

曾写过一封信给当时的高僧支道林，信中抒发了内心的苦闷：“人

生如寄耳。顷风流得意之事，殆为都尽。终日戚戚，触事惆怅。”他

叹惜人生如寄，种种风流快活一会儿就消失了，每当想到这里，就

闷闷不乐，快活不起来。这种及时享乐、享受人生是当时人很普遍

的想法，有点儿像我们现代人常说的抓住当下性。《世说新语·言

语》有这样一条记载，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。

　　谢太傅（谢安）语王右军曰：“中年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

作数日恶。”王曰：“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，正赖丝竹陶写。”

谢安写信给王羲之说，人一到了中年往往感情脆弱，伤于哀

乐，与朋友分别后常常伤感好几天，心情恶劣。其实，这是人到中

年与老年时容易感伤的事情。王羲之就安慰他说，人到了晚年，自

然而然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正可以依靠音乐来陶冶与安慰心灵。

这反映了当时人将文艺与陶冶性情、安慰心灵联系起来的观点，艺

术是为人生的艺术，而不是为政治教化的艺术。不知不觉中，文艺

向人生靠近而离开了政教。我们看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

的诗作，其中充斥着赏会山水而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，与西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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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“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”的主调如出

一辙。

这样的美学观念在梁代诗论家钟嵘的《诗品》序中得到了系统

的反映。《诗品》是中古时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、可以与

《文心雕龙》齐名的诗歌批评著作。钟嵘在《诗品》序中认为，五言

诗的创作来源于人生的痛苦与不幸，而诗人写诗是为了解脱人生

的痛苦：

　　凡斯种种，感荡心灵，非陈诗何以展其义，非长歌何以骋

其情？故曰：“诗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者，

莫尚于诗矣。故词人作者，罔不爱好。今之士俗，斯风炽矣。

钟嵘认为，当时的作者所以喜欢诗歌，是因为人在遭受人生不

幸之后，可以通过诗歌“吟咏情性”，解脱烦恼。钱钟书先生在其

《诗可以怨》一文中幽默地指出，汉代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，藏之名

山，传之其人，是将写书作为人死而不朽的防腐剂，是福尔马林，而

钟嵘则要把诗歌作为止痛安神剂，司马迁认为写书是为了死而不

朽，而钟嵘则认为是为了活人的生存。这些思想都表达了中古美

学与人生融为一体的美学精神。文学与艺术在魏晋南北朝人的精

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它不是政教的附庸，而是人生的寄托；

不是手段，而是目的。人生与审美活动的结合，在中国文化史与美

学史上还未有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连为一体的。正因为这样，

人们才自觉自愿地去从事文学创作，从而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全面

繁荣。汉魏以来文艺与审美活动的繁荣，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人

生忧患与悲剧意识中形成的。

当时，对人生解放的寻求升华到了审美之“兴”中，形成了一种

美学精神，这是中古美学最有价值的地方。一种美学感受与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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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想，如果仅停留在感官的层面，老是在娱乐中发泄，没有形而上

的支撑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就会自身否定自身，而用不着别人来否定

自己。六朝末期齐梁贵族醉生梦死，高吟“眼前一杯酒，谁论身后

名”，全面消解人生的意义，文艺与审美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。

追求个体自由人格的时尚促成了重“兴”的社会心理，而作为

最高的境界与形式，则是寄情山水，吟咏诗文，清谈玄思。它是士

风解放的表现，虽然其中不乏轻狂与荒诞，但总体精神是向上的。

在魏晋文士看来，人的自然生命受制于尘俗社会，是不自由

的，而从尘俗社会飞跃到自由境界，有赖于“兴”的感触，山水自然

与文艺则是起兴的缘由，艺术与山水构成了自然生命向自由生命

跃升的桥梁。人生都有自由的基因与可能，但能否达到这种自由，

领略这种高峰体验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契机的激活是关键。这种以

兴为美的时尚在《世说新语》中有生动的表现。这部笔记中记载的

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，率真自得，任诞狂放的逸事。他们

有着明确的追求，就是抛弃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谨的道德说教，

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，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，

形成创作。最典型的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：

　　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，命酌酒。四望皎然，

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乘

小船就之，经宿方至。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“吾本

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（《任诞》）

这则故事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。位于江

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，雪夜的美景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

然兴感，想起左思的《招隐诗》，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

高士。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，并不以功利为目的，即不以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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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见戴逵为目标，故而兴发而行，兴尽而归。在这里，“兴”就是目

的与乐趣。南宋文人曾几在《题访戴诗》中说：“不因兴尽回船去，

那得山阴一段奇。”宗白华先生说：“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

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，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。”①宗白华

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故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。

晋人对“兴”的理解，早已超出汉儒政教意义的解说，而与整个人生

的根本意义相结合。

我们现在再来说说王羲之的兰亭故事。从历史背景来说，两

晋时期的思想界与文学界，在玄学的影响下，广泛开展了关于人生

意义的讨论。而这种讨论往往伴随着对山水与自然的欣赏。在宇

宙造化之中，人们发现了自身的微末，在观照自然时也反思了自身

的存在意义。这种观照并非静观，而是通过偶发兴感而达到，是生

命的体验。东晋王羲之等人在永和九年（３５３）于兰亭举行文人集

会，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。当

时许多人写诗歌，后来编成集子，王羲之写了一篇序，就是著名的

《兰亭集序》。《兰亭集序》开始即描绘当时的景观与气氛：

　　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。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

引以为曲觞流水。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

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

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

也。

王羲之以优美清丽的笔调，描画了兰亭“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”

与“茂林修竹”、“清流激湍”的景观，进而触景生情，由物的感发，想

① 宗白华：《美学散步》，１８８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８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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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人生的意义。王羲之认为，人生的过程，生命的价值，既不是庄

子所说的一死生，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，而是在于生命过

程中的兴趣：

　　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

修短随化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岂不痛哉！”每览

昔人兴感之由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嗟悼，不能喻之于怀。

固知一死生为虚妄，齐彭殇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亦由今之视

昔。悲夫！故列叙时人，录其所述，虽世殊事异，所以兴怀，其

致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
在这篇抒情与记叙融为一体的美文中，王羲之以景起兴，对人

生意义深发感慨。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相比，永远是短暂的一瞬间，

人生的欢乐更是转眼即逝，但这种欢乐的意义却是永恒的。文中

一共三次出现了“兴”：“犹不能不以之兴怀”、“每览昔人兴感之

由”、“所以兴怀”。由自然景观而感喟人生，正是魏晋六朝之“兴”

与先秦两汉之“兴”的不同之处，先秦之“兴”主要起自《诗经》三百

篇，它往往从草木禽鱼起兴，进而咏叹社会人事与自己的遭际，汉

代将这种比兴与美刺相联系，囿于政教的天地。而魏晋六朝人之

“兴”，则由个体之兴上升到对永恒的生命意义的咏叹，是一种寻找

终极关怀的感兴，也是源自人生又超越人生的精神创造，是生命意

识的升华，它体现了弥漫魏晋六朝的人生悲剧观念。

在这篇美文中，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“死生亦大

矣”的悲剧主题，即从宇宙永恒、人生短暂中兴感个体悲剧人生的

价值所在。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，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“一死

生”即泯灭生命的意义，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

的意义，珍惜这瞬间的快乐。但这又不是同时代的《列子·杨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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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宣扬的及时行乐。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，在于人拥有高峰体验

的可能性，放弃这种人生的高峰体验而追逐肉欲，等于将人生退化

到禽兽之域。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，这也是人们肯定

其意义的精神价值所在。

这种寻求生命意义的兴感，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多有记载。比如：

　　王孝伯在京行散，至其弟王睹户前。问古诗中何句为最。

睹思未答。孝伯咏“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”，此句为佳。

（《文学》）

所谓“行散”，据鲁迅与王瑶先生考证，就是当时名士服用了一

种可以用来长寿健体的烈性药物之后，通过散步来缓解药性。这

种药物是用含有大量毒素的原料配制而成，积存在人体内会损伤

人的健康，因此，必须在服用之后散步，以发散，所以叫做行散。王

孝伯在沿途见到景物转换，无一故物，不禁兴怀，深感人生易逝。

本来，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这两句诗也是属于即物感兴的诗句，由眼

前所见景物发起感慨：所遇到的没有一样是过去的东西，人怎么能

够不快速老去呢？这是喟叹人生如寄。在汉魏古诗中，这类咏叹

人生苦短、应及时行乐的诗句是很多的，其中用以起兴的心理即是

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观念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还有一则人们经常引用

的关于东晋枭雄桓温的故事：

　　桓公北伐经金城，见前为琅邪时种柳，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

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”攀条执枝，泫然流泪。（《言语》）

桓公为东晋权倾一时的人物桓温，曾任大司马，即掌管三军的

统帅。他曾率领东晋的军队北伐以收复北方失地，途经以前任官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